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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山区当教师，
勤勤恳恳诲人不倦

1994年参加工作后，我在果庄子完

小雷家坡村小学执教。单人单校的复

式班，40 多名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

我想：我小时候学校也是这样，自己从

这大山里走出去再回来教书，不是可以

能让更多的像自己小时候一样懵懂的

孩子走出大山吗？一批批同事调来又

调走，一届届学生入学又毕业，我在这

个小山村里工作了13年。面对孩子们

那一双双热切渴望知识的明眸，我充满

了激情:学会了洗衣、做饭、生火；是语

文数学老师，又是音体美老师；是教师，

又是工友，有时还得做学生的保姆；伴

学生学习，同学生游戏。

回首 往 事 ，一 幕 幕 镜 头 在 眼 前

闪过。

有悔恨：1998年参加成人自学后，

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每次去市里参加考

试都得凌晨三四点步行几十里的山路

去山外赶乡里班车。有一次，孩子病

着，我硬是丢下发高烧的孩子和焦急的

妻子上路了。2002年父亲患病辞世前

正值升级复习关键期，我竟没有时间陪

父亲一个整天，每日奔波在家与学校之

间。在料理完父亲后事的第四天我就

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痛楚返回岗位，用紧

张的工作驱走内心的悲伤。

有委屈：曾因为义务为学困生辅导

作业，被家长误解辱骂，流下男儿委屈

的泪水。

有欣慰：那是当看到学生们的成绩

一天天上升时；看到通过努力争取，修

缮了教室、改换了新桌椅时；各项工作

得到中心校褒奖时……

为了山里孩子
不挑不拣默默奉献

200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被调到

山区条件最苦的歇心庵村小学任教。

那儿距完小总部果庄子村十几里，需步

行崎岖的山路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到

现在都没有通公路。那儿偏僻落后，就

连饮用水都是下雨时收集到一个水坑

里的浑浊污秽的雨水。

那里缺医少药，艰苦程度一般人不

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出来，每一次去学

校爬山路都是一次体力极限的挑战，汗

流浃背气喘吁吁。

一次，在山路上，我被乱石绊倒，竟

跌得头破血流。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

我想，条件好一点的岗位让年轻人干，

自己苦一点没什么。我的满腔热情赢

得全体家长的支持，村里逃学厌课的学

生都回到了教室和我一起学习，全校成

绩节节上升。

我的家在果庄子村，每天清晨，我

5点30分准时到校唤醒学生锻炼学习，

晚上9点半安排学生休息后才回家，同

学生一起学习生活，不但做学生学习上

的引路人，更做学生生活中的好朋友。

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照顾好学生学习

生活的各个方面，看着孩子们能好好学

习、健康成长，我就非常高兴。

我会永远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愿意为之奉献终身

山区教育根基差，孩子成绩不是很

好，为激发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我主

持创办了作文校刊《小荷才露尖尖角》，

把校内的优秀作文整理成册供学生传

阅；为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我在班内开

展了“经典诵读与赏析”活动（同时我也

充实自己，背会了《三字经》，跟着光盘

学会了好多典故）。这些活动都取得了

积极的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一名学生告诉我说，他做梦都想着

自己的作文被收进了校刊，他捧着校

刊、闻着油墨的香味从梦里都笑醒了。

近几年来，由于成绩上去了，我校

每年都有十多名学生在小考后要参加

我县最好的初中——博文中学的招生

考试。为保证辅导时间，保持良好的参

考状态，在小考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就

带着学生住进我在县城里刚买的、还没

有正式入住的房子里备考。山里的孩

子进城，一切都感到新奇，新被褥弄脏

了，雪白的墙壁被抹上了黑手印，看到

这些，我哭笑不得。天道酬勤，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校多名学生以优异成绩

被录取。

我的学生中，近年已有 20 多人先

后考入大中专院校就读、毕业、走上工

作岗位，成功走出大山，成为社会有用

的人才。每每有学生来看望我，对我说

一声“谢谢您，老师辛苦了”时，我的心

中总会升腾起一种成就感。

几十年的时间转瞬而过，几十年的

山区坚守，我从刚参加工作时的毛头小

伙变成了现在的发染微霜。我觉得我

就像这大山中的一棵普通平凡的树木，

为山区带来了一抹充满生机与希望的

绿荫，我在基层工作着，我自己的付出

很值得。假如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

会，我还会坚定地选教师，因为我热爱

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山区孩子的教育

奉献终身。图为王建峰老师。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周如凤 记者代晴）人生一世，总在追

求，为住房、为享受、为儿女、为梦想……然而，黄骅市常郭镇毕

孟中学的教师闻金岳和张桂云却放弃了今年的“进城考试”，依

然坚守在条件较差的农村教学。闻金岳朴实地说：“放弃进城只

因爱孩子们！”

放弃进城考试，难忘那份军鼓情

前些天，黄骅市举办了基层教师“进城考试”，闻金岳和张桂

云都符合条件，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进城教书，一家四口就不用

挤在那两间小屋里了，可以住市里的新房子，儿女也能在市区就

学，享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在农村学校风风雨雨十几年，舍不

得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更放不下8年辛苦带出来的军鼓队。

2009年，毕孟中学军鼓队成立。闻金岳当时是音乐老师，也

担任语文班主任。成立军鼓队主要是为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

活，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能有一门特长，缓解学习压力。

军鼓队的学员都是七八年级的学生，只要在毕孟中学上过

学的孩子，都略懂鼓技。每年七年级新生入学，闻金岳都会在大

课间和音乐课上组织孩子们学军鼓。之后，他再从中挑选优秀

的学员，进入学校组建的军鼓队免费学习。

闻金岳组织的军鼓队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了51人。每年

春季开学，他都利用中午的时间教孩子们打鼓。“中午让孩子们

回家吃完饭赶快回来，每天都练一个多小时，以备战全市中小学

运动会开幕式。”闻金岳笑着说。

从2012年至今，闻金岳年年组织毕孟中学军鼓队参加全市

中小学运动会，年年捧回奖状，他还获得了沧州市艺术工作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我对军鼓有感情，对孩子们更有感情。”闻金岳

感慨地说。

两次意外流产，夫妻几近崩溃

41岁的张桂云教学成绩特别突出。她撰写的教学设计、论

文、课件、微课等多次在沧州市和黄骅市获一二等奖，还参加过

国家级的课题研究。张桂云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她认真执教，在学习和生活中处处关爱学生，和学生

心贴心地交流，以心换心，以爱博爱，唤醒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

感到，老师是亲切的，学校是温暖的，学习是有趣的。

然而，在张桂云的心中，有一处永远不可触摸的痛。2001

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怀孕5个多月时，因雪天骑自行车上班摔倒

而流产，她自责和心疼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2003年，当她再次

怀孕临产时，孩子又不幸夭折。当张桂云从剖腹产的痛苦中恢复意

识后，听说自己的儿子不在了，崩溃到了极点。那个月子，她以泪洗

面。如今，她的眼底依然红血丝过多，都是那次巨大的悲痛造成的。

“那时候，只要一听别人提到生孩子，我的头就像炸开一样

难受，直到后来我生下了女儿，才有所好转。”张桂云痛心地说。

而作为丈夫的闻金岳，也和她同样心痛。

难忘凉面聚餐，祝愿中考成功

闻金岳和张桂云从结婚就一直在常郭镇街东村租平房住，

直到2015年才分到两间教师周转房。为了事业，条件虽苦，但他

们仍然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主要来自他们和学生之间的感情。

女儿上幼儿园时，在张桂云教的八年级班，有一个来自孟村

的男孩叫王伟（化名），全校也只有这一个外地孩子住校。王伟

的父母是普通农民，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外地单独住校读书，

张桂云看在眼里很是心疼。平日里，她总是对这个孩子关心更

多一些。张桂云有时晚上去学校看王伟，还把女儿的零食送给

他。王伟也经常一次次被老师感动。

就在这届学生准备中考的前一天，张桂云在集市上遇到了

班上的几个男生，这其中也有王伟。张桂云把他们请进家，做了

凉面请他们吃，“今天吃面条，面条就像细水长流，以后大家常来

往，祝愿大家中考成功！”吃完凉面，张桂云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

电话，说自己的女儿发高烧了。可是张桂云牵挂着第二天的中

考，只能把孩子暂时留在幼儿园……闻金岳和张桂云就是这样

扎根农村，把勤劳和智慧融入三尺讲台，把满腔热血献给可爱的

孩子们，用青春和激情谱写了一曲壮丽篇章。图：一心扑在教育
事业上的教师夫妻闻金岳和张桂云。通讯员周如凤/摄

关注第33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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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守山区23年的小学教师的自述：

愿为山区孩子的教育奉献终身
我叫王建峰，是蔚县大南山脚下的下宫村乡中心校果庄子完全小学一位

普通教师，1994年我从河北柴沟堡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蔚县大南山深处的果庄子村，一个偏远落后的山村。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家乡

和乡亲们，我决心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贫穷落后的家乡带来生机和希望。这

样，我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南山，留在果庄子完小，一待就是23年。

本报驻张家口记者 张岩 通讯员 李慧梅


